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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趣”为航标：我与读者共创科幻世界
□ 索何夫

以“创造一个专属世界”开
始的写作路

2005年夏天，初中二年级的我在宿

舍写下了第一个故事，自此开启了我的

科幻创作之旅。故事虽显拙劣，但幸运

的是，在这群十四五岁时突然想“创造

一个专属世界”的孩子中，我尚有些写

作天赋。2007年和2008年，我两次参加

并入围了江苏省高中生作文大赛，《灯

火阑珊处》更是幸运地获得了2007年作

文大赛的特等奖。金色的奖杯留了下

来，也让我意识到两件事，一是我知道

自己“能写点儿什么”，二是写作本身是

件相当有意思的事。

高考后我进入文学专业，在这里系

统学习到的文学知识与创作技巧，都让

我在日后的创作中受益匪浅。2009年，

我开始了比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更“正

规”一些的创作活动——在网站小说区

投稿。此后几年，我和绝大多数自认为

自己是作家的年轻人一样，将脑子里涌

出的庞杂灵感，全都不加区别地打包装

填进科幻小说。这也导致我的早期作

品虽然点子很多，却从头到尾逻辑断

裂、缺乏连贯性，堆叠设定、猛塞大数字

这些问题也一个没落，自然未能取得多

少成绩。但对我而言，创作科幻小说本

身的“有趣”程度丝毫未减，创作过程中

的些许收入，读者们的评论和点赞，也

激励着我继续创作。

本科毕业后，我花了一年时间试图

转向中短篇小说创作，并于2014年在《科

幻世界》发表了中篇小说《魂兮归来》，这

也是我在文学类期刊上的首篇作品。这

部作品及此前的几部中短篇，奠定了我

科幻中短篇的创作基调：较为密集的信

息量与知识点，以及紧凑的冲突和丰富

的情节反转。除此之外，聚焦新奇科幻

设定，更贴近纯粹“点子文学”的短篇，也

是我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方向。

与读者合作创作的正反馈循环

我在创作生涯中积累的最重要的

经验，就是尽可能频繁地与读者保持联

系，了解他们的想法与需求，并在新的

创作中让“作品对作者而言有趣”进一

步转化为“对读者而言有趣”。

QQ群、微信群能让我与读者实时

交流，而当时红火的百度贴吧中，则常

出现颇为精辟的长篇分析，有时这些分

析甚至能指出我自己都未察觉的细节

问题。

这让我的写作逐渐进入到一种特

殊的正反馈式循环：每篇新作品发表

后，我都会与读者围绕作品展开头脑风

暴，而头脑风暴的成果又会成为我下一

批作品的创意与灵感源头。依托这些

读者反馈，我也改进了故事创作方法：

将冗长的知识性解说提炼为知识点，用

更巧妙的方式将这些有效信息融入故

事中。此外，为了更好地贴合读者需

要，我开始有选择地在作品中运用轻小

说创作技法，典型作品包括《傀儡战记》

三部曲、最新长篇《孤绝之星》及部分中

短篇作品。

坚持“有趣”第一的创作之路

直到现在，我仍秉持“有趣”第一

的创作原则，并因此不断开拓全新故

事。2016 年，我开始为《科幻世界》的

增刊《惊奇档案》撰写科普与科幻文艺

研究文章；2019 年，我开始在《课堂内

外》杂志上发表儿童科普作品；2022

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少儿短篇小说《无

人生还》。这一阶段的我专注于少儿

科幻小说的创作，将冒险与轻度悬疑

相结合，配合轻松情节，幽默轻快地讲

述科学知识，相关作品有《银河曙光

号》《后人类记事：寻找甜苹果》和《月

球暗影》等。

这些年来，我始终追求着“有趣”的

创作。与读者的交流让我可以确信，我

在创作中感到有趣的同时，也为读者带

来了各种各样的趣味。而将来，我还会

继续基于“有趣”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

下去……

对我而言，能让各位读到有趣的科

幻，便足矣。

索何夫，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

会员、科幻作家。代表作《草的语

言》《风暴之心》《出巴别记》以及长

篇科幻小说《傀儡战记》系列，科幻

小说作品集《盲跃》等。曾获得中

国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

人物名片

2325 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太阳风

暴横扫太阳系，地球轨道上的人造卫

星、空间站及深空探测器，尽数在狂暴

的粒子洪流中化为太空尘埃。顽强而

智慧的人类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再次

踏足曾经到达过的每一个地域，除了

一个地方——太空。

太阳风暴虽已平息，但其残留在太

阳系中的高能粒子与紊乱的电磁场却

如同剧毒的荆棘丛，依旧密布在星际空

间，阻碍着人类重返太空的脚步。保守

派主张暂缓重返太空的计划，等待高能

粒子自然消散，但这一等可能就是百万

年；重建派则坚信，人类能够发展出新

的技术，抵消掉部分高能粒子对太空飞

行器的影响。

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吴帆

进入天体物理研究所。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吴帆坚定说

道：“我们的方向错了。”

“那不是障碍，是介质。”吴帆大胆

提出，“太阳系内原本就充斥着高能粒

子和电磁场，那场太阳风灾难的爆发，

只是放大了这种常态。而它留下的，是

一片充斥着高密度等离子体和复杂电

磁结构的‘太阳海’。我要提出的这种

‘跳膜’理论或许可以改变现状，甚至百

年内带我们重返火星！”

后来的很多年里，这段过往被无限

神话。有人说，在吴帆提出理论后，所

有学者都去了一个池塘。

当年的吴帆正是在这个池塘边，用

几块扁平的石头打着水漂，将他的理论

娓娓道来。

“太阳风暴留下的高能粒子和电磁

脉冲充斥在太阳系内，为人类的远航提

供了可以依凭的‘海面’。用电磁波加

以引导，就能汇聚起规模庞大的电磁

场。”吴帆将手里的石块甩向水面，留下

一连串涟漪。“如果将电磁脉冲汇聚在

一个二维平面上，让飞船在平面上像打

水漂一样跳跃前行，不需要消耗海量燃

料，飞船也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而

且，不需要所有飞船都具备汇聚电磁脉

冲的引流功能，只要舰队里有一艘具备

引流设备的‘领航舰’，就能带着整个舰

队一起远行。”

“跳膜理论”像是绝望中的一道微

光，在重建资源的残酷筛选中、在无数

次失败中顽强生长，并逐渐在计算、模

拟核验中趋于完美。

重返太空计划启动的百年后，近地

轨道船坞中的“跳膜”舰队正式集结完

毕。其中领航舰“启明号”格外与众不

同——在其扁平的舰体底部，覆盖着由

超导材料编织的巨型引流矩阵。

随着启航指令发出，“启明号”底部

幽蓝的光芒亮起，电磁波束刹那间射向

前方，舰载超算则实时分析着前方空间

的高能粒子密度和电磁场数据。

奇迹就在这一片寂静中上演。舰

队前方，原本杂乱的太阳风残留粒子在

引导场的作用下定向汇聚、压缩，电磁

湍流被强行梳理。数分钟内，一片直径

数十公里、散发淡金辉光的稳定二维能

量平面“膜”被编织成形。它是被约束

的高密度高能粒子和定向电磁场的集

合体，如同宇宙中悬浮的液态光毯。

“舰队同步切入。角度锁定，速度

校准……切入！”导航官发出精确的

指令。

舰队在“启明号”的带领下，整齐

“滑”向淡金光膜。接触的瞬间，传感器

捕捉到电磁场在尖啸，舰体底部与膜面

接触区爆发出炫目蓝白电弧。巨大的

电磁压力如无形巨手，将舰队集群猛地

“抛射”出去！

一次跳跃，舰队近乎原地消失，只

在光学传感器上留下拉伸的光痕；舰队

的身影再次稳定下来时，已是在数万公

里之外。“启明号”搭载的引流矩阵再次

启动，在前方深空中编织下一片跳跃的

“膜”。切入、弹跳……舰队如同在能量

海面滑行的飞石，每一次跳跃都跨越了

化学火箭需漫长时日才能驶出的距离。

“引力弹弓效应补偿完毕，膜面曲

率稳定。第三次跳跃准备，目标：火星

同步轨道。请求执行。”

“执行跳跃三。”舰桥指令回应。

舰队再次切入那片由太阳风遗产

铺就的光之平面，向等待了人类百年的

红色星球驶去。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漂 泊 太 阳 海
□ 王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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